与张忠培先生的谈话纪要
      ■ 时间：2006年11月17日晚20：30—0：10

      ■ 地点：上海大厦4楼。

      ■ 缘起：上海博物馆邀请张忠培先生来参加上海市普陀区“志丹苑遗址”专家论证会。下午他的助手、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杨晶刚下飞机就来短信告诉我。我说我晚上去看他，杨晶说那你晚上来和他侃吧。
     ……
    ■张：还有兖州青年考古论坛。我和老黄去（黄景略，高注）。我那时“6·4” 后刚从故宫院长位置上下台，老马（我们师母，高注）怕我自杀，跟着我。李季怕我心情不好，安排了乔梁带着我爬泰山，让我们青岛旅游。我一路在想，这个会议我到底去还是不去。如果就是老黄一个人去，凭他的学术业务，压不住台啊。（高注，李季是我大学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分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，在考古界应用多年的著名的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（试行本）》就是他负责起草的，他当时在兖州负责做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班的培训，同班同学老乔时任领队培训班的教官。李季后来调任国博副馆长，现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。）

     ■高：乔梁当时叫上我也去参加了这个会议。

     ■张：我想了想不能不去，否则中国考古的局面就完了。那时，连严文明都让我来挽救（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）。我和老黄说，那我们就去“掺沙子”吧。要去，但要正面说，要旗帜鲜明！但又不能压制年轻人的热情和选择。好难啊！

     ■高：是中国考古向何处去的一次路线斗争会议，走什么路、扛什么旗，有点“遵义会议”的意思。

     ■张：那时年轻人都动摇了。会上，连李季都安排了会议就走了。那几个年轻人，有江苏的刘某某、车某某、贺某某（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）等，都指着我发难。最后只有许伟出来讲话，但也有点动摇。

     ■高：我也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，就没发言。你当时还私下骂了我一句：“连个屁都不放！”

     ■张：通过这次会议的安排，我才发现（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）。我反对和不反对，最后都是我的错，（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）。我才决定写文章，结果一个晚上我就写了出来。

     ■ 高：你是实在忍无可忍了！

     ■ 张：贺某某在东南文化给我做的访谈不错，这个人有些思想，兖州会议以后开始有点明白我为什么反对 新考古学 了，每年给我寄贺卡。可惜他现在转方向了。
     ■ 高：所以我最近看到你在用大白话讲，比如安徽会议上你说坚决反对“新进口的洋教条”。

     ■ 张：对啊，现在还剩几个“余孽”，成不了气候了。

     ■高：其实当年的急先锋，现在大多已经回归到靠材料走路的轨道上来了。
   ……
